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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GPT-5.4 于 2026年3月10日 自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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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创新、生产率与科学发现的主要驱动力，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其重要性
堪比 20 世纪的石油，或早期工业时代的电力。从根本上说，AI 时代就是算力时代。模型的规模、复杂性与
能力都在持续增长。

训练这些模型需要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专用硬件以及持续性的基础设施投入。然而，算力的可获得性，以
及一个国家对算力进行控制、调配与扩展的能力，正迅速成为决定其竞争力、自主性与国家相关性的关键因
素。

算力竞争鸿沟
那些未能建设并维持足够算力基础设施的国家，正面临陷入长期科学与经济边缘化的风险。获得最前沿 AI 能
力，正在日益等同于拥有开展有意义研发活动的能力。从基础科学到产品设计，从物流优化到气候建模，现
代研发如今都与 AI 增强的方法密不可分。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获取或构建大规模 AI 系统，它就无法充分参与
下一代创新。其研究人员会落后，大学会受限，企业则会依赖外国平台，并往往承受更高成本与战略脆弱
性。

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在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中，从医疗、法律、教育到交通、金融，所有服务都在围绕 AI
辅助交付进行重构。例如，许多医疗体系中的医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 AI 分诊与诊断工具；教育者会使用 AI
导师来实现个性化学习；法律系统会借助 AI 来简化案件准备流程。而这些系统都依赖算力。算力越快、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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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越能在本地获得，一个国家就越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更公平、更安全的方式部署这些技术。

公共部门转型与 AI 主权
政府同样不能置身事外。从税务征收、福利处理到应急响应，公共服务都将因 AI 而被改造。借助 AI，国家
能够提供效率更高、更加个性化、也更具动态性的公共服务。但若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拥有对先进 AI
系统及其算力底座的有保障的主权性访问权。

这就引出了 AI 主权这一关键概念：即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训练、运行、调整并保障自身 AI 系统安全的能力。
AI 时代的主权，并不只是拥有本国科技产业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围绕安全、科学、福利与经济
发展等国家优先事项，对算力进行战略性分配，而不受制于外国依赖或脆弱性。没有 AI 主权，一个国家实际
上就是在租用认知基础设施，暴露于价格冲击、访问限制，甚至后门操控之下。

算力时代的比较优势
有人认为，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则下，全球经济依然会允许专业化分工。这一点或许仍然成立，但专业化的
轴线正在转移。问题不再只是“我们在哪些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变成了“我们选择把算力能力配置到哪些
方向上”。

在这一框架下，算力变成了一种有限且可分配的国家资源，类似于能源或水。各国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拥
有多少算力，更在于它们能否以更明智、更具战略性的方式使用这些算力。一个生物工程强国可能会将算力
投入到蛋白质折叠与合成生物学；一个金融中心可能会将其投向实时宏观经济建模；一个国防导向国家则可
能用于自主监视、网络能力与战术 AI。这些选择将在未来几十年塑造国家的发展路径与产业结构。

AI 作为新的科学驱动力
也许，这场算力革命最具变革性的后果，在于它将重新定义科学本身。传统上由人类主导提出假设与验证假
设的经典科学模式，正让位于 AI 驱动的发现过程。大型模型正开始能够在极少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提出实验方
案、模拟结果并修正理论。由此浮现的，是一种关于科学的新想象：科学不再只是由人实践的一组学科，而
是由机器编排并加速推进的拉卡托斯式研究纲领。

随着这些研究纲领展开，分化可能会出现。那些能够较早获得强大模型与算力的国家或组织，将走上截然不
同的科学轨道。不到十年时间，AI 资源丰富社会所拥有的工具、技术和发现，对其他社会而言可能会显得如
同“魔法”一般，令人想起克拉克那句著名的话。这并非科幻。我们已经在生物技术、材料发现以及国防研发
中看到了早期迹象，在这些领域，机器学习模型的表现已经超越整个人类专家实验室。

从人力资本到模型轨迹
关键的是，未来的知识产权将不再主要存在于专利、论文，甚至机构性知识之中，而是存在于模型记忆之
中，存在于那些在海量领域知识与交互数据上训练出来的 AI 系统内部表征、嵌入空间与演化轨迹之中。未来
新的“知识精英”，将是那些能够控制、理解并引导大模型微调与演化过程的人。知识产权将变得具有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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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它是训练数据、模型更新与强化反馈回路共同作用的结果。拥有并策划一个模型的演化历程，可能会
比拥有它所生成的任何单项发明都更重要。

在这样的范式下，创新的重心将从人类头脑转向计算基底。这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本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它
被重新定义。未来最关键的技能，将围绕 AI 对齐、模型治理、算力编排与战略性数据获取展开。那些不在这
些领域投资的国家，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下一代知识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

对战略投资的呼吁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紧迫命题：国家必须对算力基础设施、AI 专业能力与主权能力进行战略性投资。正如冷战
时期的大国曾大规模投资于航天计划或核威慑，如今的领先经济体也必须认真考虑拿出可观的 GDP 比例，
也许是 4% 甚至更多，来建设国家级算力骨干网络。

这不仅包括物理基础设施，例如数据中心、冷却系统与先进芯片，也包括组织能力，例如 AI 研究实验室、国
家 AI 云、公私合作机制，还包括人才管道，例如教育、奖学金与国际人才引进。它同样必须包括监管与伦理
监督，以确保 AI 系统与国家价值观保持一致，并服务于公共利益。

如果现在不能果断行动，风险将是永久性的依赖。世界正接近一个分化点：那就是最前沿模型会先进到并且
路径锁定到一种程度，使得如果没有参与其形成阶段，后来者几乎不可能追赶。对许多国家而言，2020 年代
到 2030 年代，可能就是确保自己在 AI 未来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最后窗口期。


